
忆旧

编辑_李杰 校对_杨晨辉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邮箱：464355259@qq.com2025年6月22日 星期日 3五里桥

时光荏苒，又是一年高考时。经过晋江一中考点
时，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上午，还不到10点，两旁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送
考的家长们。他们或站，或坐，或仰头望天，或轻声交
谈，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味道。天刚下过一
场雨，不算太热，但好多家长还是不停地用广告扇扇着
风，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将心头的燥热驱散。他们目光
凝重，急切、期盼、不安，众相丛生。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人父母者真的不易！

回想我的高考，已是12年前的事了。我的成绩在
年级属于“头部”，但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
以一直不敢懈怠。

高三是关键的一年，父母也早早地进入了紧张的
陪考状态。妈妈除了上班外，重点就是搞好服务保障，
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准备一日三餐。不仅如此，她还和
二姨经常给我整一些“黑暗料理”。她每天起来第一件
事就是和二姨打电话，询问各类料理的做法，然后学着
去做。与此同时，她还在网上收集了大量高考生的营
养食谱作为参照，严格按照食材、佐料的比例烹制，比
做科学实验都严谨。为保证我能吃饱、吃好，且达到营
养均衡，老妈可谓煞费苦心。

为给我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家里的电视我
就没见父母开过，手机声音也设为静音状态。节假日
更没有请人到家里做客，也不接受别人的宴请，连走路
都放轻脚步，坚持不穿硬底鞋。每天晚上，我都静悄悄
地在房间看书复习……

那年的6月23日上午11点多，成绩出来了。与我
平时的成绩相差太大，可能无缘心仪的大学。在那一
刻，我心里有太多的辛酸与委屈。3年，1000多个日日
夜夜，9个小时的考试，太多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
回报。

我平静下来后，与父母商量我的去向。上一个勉强
的大学，还是复读一年？纠结、徘徊、痛苦、无奈……五
味杂陈，每天我都在恍恍惚惚中度过。

我依然记得填报志愿前的那个夜晚，父亲来到我的
房间，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
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种瓜果；如果瓜果也不济，撒下一
些荞麦种子，一定能够开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
子适合它，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一切顺其自然
吧，只要努力了，相信明天会有收获。这次没考好，只是
一个意外，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是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上大学后，我过得风生水
起。我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各项活动，并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进入国企工作。
我深知，这些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高考带来的磨砺，在
不断经历痛苦、迷茫、徘徊，复又冷静、反思、沉寂、努
力、奋起，最终爆发。其间，我经历了多少痛苦和嬗变，
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正是因为不懈的努力、顽强
的拼搏，走出高考失利的阴影，才用事实证明了“是金
子总会发光的”！

高考年年继续，我也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窗外，
一地阳光，风吹过我的面庞，抚慰着我满脸的泪花，告
诉我：你吃过的苦，终将开满幸福的花！

又是一年毕业季，朋友圈里的学士服一次次刷屏，我
却总会在看到那些笑脸的瞬间，思绪回到很久以前……

那年六月，阳光似乎比往年更加明亮，照得人睁不
开眼，也看不清前方的路。那是一段不愿回头，却终将
难忘的日子，像一场没来得及细看便结束的电影。

我们都还年轻，却已经要说再见了。
我记得拍毕业照那天，大家穿着学士服在教学楼

前排成一排，阳光刺得人眼睛酸涩，笑容却灿烂得仿佛
没有分别。有人拿出自拍杆，有人抢着喊口号，还有人
趁老师转身时偷偷擦眼泪。那天的风很轻，吹动了女
孩的长发，也吹得每一个人都想拥抱彼此，却又都装作
若无其事地嬉笑着。

宿舍里早已堆满了纸箱和胶带，我们轮流在那间
住了四年的小屋里拆卸记忆。墙上的照片被一张张取
下，连阳台上那株早已枯萎的小绿植也被小心包好。
有人抱着吉他最后弹了一首歌，那声音像是刻意压低，
却又那么响亮。

毕业，不是我们最想说的话题，可它偏偏来的时
候，不容任何人逃避。

那几天，校园的每一处都变得格外温柔。平日里
觉得枯燥的课堂变得亲切起来，哪怕只是路过讲台前
的角落，也要停下脚步看一眼；食堂阿姨突然多加了一
勺菜，说是“最后一次”；宿管大叔也在晚上巡楼时，破
天荒地和我们多说了几句：“以后啊，别太累。”

我记得最后一次从图书馆走出来是深夜11点，整
栋楼都已经黑了，只有门口的那盏灯还亮着。我站在
那里，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门，突然想起无数个在这里通
宵备考的夜晚，在这里与朋友交换考题、抱怨人生；在
这里喝着苦得发涩的咖啡，却还咬牙坚持。

这些琐碎的细节，如今再难复现，却永远住进了我
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毕业那天，下了一场不大的雨。我们撑着伞在校
门口合影，有人笑着说：“下雨了，是天在不舍我们。”可
我知道，是我们在舍不得这里——这个装下我们青春、
迷茫、欢笑、梦想与崩溃的小小世界。

离别总是悄无声息地发生。有人提前离开，只发了
一条“各自珍重”；有人迟迟不走，像是想把整座校园刻进
心里；也有人在站台上说着“再见”，却从此再没见过。

毕业之后的第一年，我偶尔还会梦见那间宿舍、那
条长廊、那座图书馆，甚至那棵夏天里蝉鸣不绝的老
树。梦里，我们仍坐在一起，大声讨论选修课，研究明
天去哪吃晚饭，没人提起未来，也没人真正害怕分别。

可现实中，我们终究背上了行囊，各奔东西。有人
成了教师，有人成为销售，有人出国继续读书，也有人
在家乡开起了自己的小店。我们隔着城市和时间，偶
尔在深夜互道一句“还好吗”，就像用尽力气维系那份
未完的青春。

多年过去，每逢这个季节，我都还会停下脚步，看一
眼街边穿着学士服的身影，心里有些羡慕，也有些感动。
他们像极了当年的我们，不知前方如何，却满怀希望。

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毕业，一次又一次告
别。可也正是这些短暂的交集，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
值得怀念的章节。

初夏的风轻轻拂过老宅的墙角，那棵桑树又挂满
了紫黑色的桑葚，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紫玉，镶嵌于记忆
的枝桠，熠熠生辉。

自记事起，那棵高大挺拔的桑树便已在我家扎根。
它像是一把撑开的巨伞，为老宅遮风挡雨，也为我童年
的天空增添了一抹浓得化不开的绿意。春天来临，万物
复苏，桑树也披上了嫩绿的新装。那时，老师为了让我
们观察蚕宝宝的生长过程，每天都会布置采集桑叶的任
务。而附近只有我家有桑树，因此，每次上学之前，我都
会兴高采烈地跑到桑树下，采上一把新鲜嫩绿的桑叶带
到学校。课堂上，看着蚕宝宝在桑叶上缓缓蠕动，听着
它们啃食桑叶发出的“沙沙”声，我和同学们心中满是新
奇与期待。仿佛那片小小的桑叶承载着一个微观世界
的奇妙旅程，而我，便是这段旅程的见证者。

桑树枝繁叶茂不久，在满树翠绿的叶子间，便星星
点点地冒出了青色的桑葚果。起初，它们如小米粒般
大小，藏在枝叶间，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在那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可言，而桑葚，便
成了我心中翘首以盼的美味。我每天都眼巴巴地望着
树上的桑葚，盼望着它们快快成熟。时光仿佛也在我
的期盼中加快了脚步，没过几天，桑葚便逐渐饱满起
来，由青转红，再由红变紫。

桑葚成熟的季节，无疑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
是我在小伙伴群体中倍儿有面子、光芒四射的时刻。那
时，我会自豪地邀请小伙伴们一同前来，共享采摘桑葚的
乐趣。而我，则仿佛化身为传说中的“桑田太守”，拥有着
整棵桑树的采摘特权，享受着小伙伴们的羡慕与敬仰。

摘桑葚堪称一场欢乐的盛宴。那一刻，“上树如猿
猱”的典故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几个小伙伴身手敏捷，猴
子般攀上树梢，双腿盘牢树干，双手齐下，指尖轻捻，颗颗
饱满的桑葚便落入掌心，染得手指、嘴边一片紫红，仿若
打翻了胭脂盒，却乐在其中。树下同伴亦不甘示弱，踮起
脚尖，摊开双手，接住上方“投掷”而来的果实，欢声笑语
交织，惊飞了枝头雀鸟。摘下一颗桑葚，我顾不上擦拭上
面的灰尘，便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酸甜汁水瞬间迸射，
填满口腔，那是大自然馈赠的纯粹滋味，无一丝杂质，顺
着喉咙滑下，甜进心底，消弭夏日燥热，只留唇齿间馥郁
余香，还有衣兜、裤兜塞得鼓鼓囊囊的满足感。

儿时，桑葚是那解馋的珍馐。待到成年，翻阅古医
籍，才惊觉它原来还有滋阴补血、生津润燥之效。每至
疲乏不堪、咽喉干涩之时，拈几粒细嚼慢咽，汁水滋润，
不适渐消，仿若身体被温柔以待。桑葚不骄不媚，不张
扬不喧嚣，低调绽放于春夏之交，献出全部美味与养
分，又悄然隐去，待来年重生。此等品质，令人动容，也
让我对桑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意。

如今，我已步入中年，生活的重担与责任，让我学
会了沉稳与内敛。再次回到家乡，那棵老桑树依旧屹
立，只是枝叶更加繁茂，果实更加丰硕。我独自站在树
下，望着那一串串熟透的桑葚，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
感。伸手摘下一颗，放入口中，那份熟悉的味道瞬间唤
醒了沉睡的记忆，但这一次，我品尝到的不仅仅是甜
蜜，还有岁月的沧桑与人生的酸甜苦辣。

刘明礼

蝉是盛夏的歌者，是来自树枝上的天籁之音。
每当夏日的第一缕热浪掠过柳梢，那些蛰伏地下

数载的生灵便破土振翅，将古琴丝弦般的鸣响缀满人
间。这穿越千年的流响，自《诗经·豳风·七月》“五月鸣
蜩”的吟唱起，便成了炎夏最鲜活的韵脚，随着诗人的
墨汁流淌出气象万千。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虞世南笔下的蝉，是君
子清音的化身。他以蝉冠垂緌喻高士风仪，取清露涤尘
喻品性高洁。疏桐间的鸣唱不是聒噪，而是穿透云层的
天籁，恰似其《咏蝉》中“居高声自远”的隐喻——真正的
清音，从不需要喧嚣。这托物言志的笔法，让蝉鸣成了
初唐气象里最清越的琴弦。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狱中闻蝉，却
听出了金戈之音：铁窗外的蝉声裹着秋露的寒凉，如同
他《在狱咏蝉》中“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悲鸣。
诗人以“飞难进”写蝉翼承露的滞重，用“响易沉”喻直
言遭忌的困境，把蝉鸣炼成了寒铁，在唐诗的星空划出
冷冽的轨迹。这物我合一的咏叹，让虫豸之声，亦有着
青铜编钟的浑厚。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李商隐的蝉，是幅褪
色的水墨。薄暮中的蝉伏在疏桐上，嘶鸣声里浸透秋
意。《蝉》诗中“五更疏欲断”的残响与“一树碧无情”的
冷色对照，正如他仕途的写照。诗人以蝉自况，将宦海
沉浮的孤愤，揉进蝉翼的震颤，让原本清亮的夏音，蒙
上了暮霭的苍茫。这种以哀景写哀情的笔法，让晚唐
的蝉声格外萧瑟。“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柳永的蝉鸣，
是一曲离别的笙箫。骤雨初歇的汴河畔，寒蝉的颤音
裹着黏稠的湿气，在《雨霖铃》中织就离愁的经纬。词
人用“凄切”定调，让蝉声成为情感的放大器——不是
蝉悲，是人心自悲。这种移情于物的手法，如在宣纸上
晕开的墨渍，让宋词的意境愈发缠绵悱恻。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在山林间，听出
了流响中的禅意。南朝诗人以声破寂的巧思，在《入若
耶溪》中达到化境。蝉噪非但不显喧闹，倒反衬出空山
太古的寂静。这种“动中取静”的美学，何不是禅宗“不
二法门”的妙谛？正如水墨画中的留白，喧嚣的蝉鸣，
竟成了丈量寂静的标尺。

“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白居易的蝉，是时间
的刻度。他在《早蝉》中捕捉到了夏日的渐变光影。新
蝉试声的怯弱，老蝉力竭的嘶哑，都被诗人纳入时间的
罗盘。这种以蝉鸣记录光阴流转的视角，让虫豸的生
命与浩渺宇宙产生了共振，似沙漏中的流沙，丈量着永
恒与须臾的距离。

从虞世南的君子清音，到骆宾王的铁窗悲鸣，从李
商隐的孤桐遗响，再到柳永的长亭别调，蝉鸣在中华千
年文脉中，始终扮演着多重角色。它可以是士人精神
的图腾，可以是离愁别绪的载体，也可以是参禅悟道的
媒介。这些栖居在诗行间的精灵，用翅膜震动的频率，
将炎夏的燥热过滤成文化的清凉。

当我们站在树荫下倾听蝉唱时，耳畔回响的不只
是生物的本能，更是文明长河泛起的涟漪。那些被韵
脚定格的蝉声，早已化作烟火人间永不消逝的流响。

我小的时候，父亲伏在屋里的地上，脊背弯成一
座小小的山峦。我们便欢笑着跨坐上去，口中吆喝
着：“驾！驾！”催他前行。父亲竟真如牛马般驮着我
们，在房间里笨拙地挪动起来，一路颠簸摇晃，引得我
们笑声连连。

那时年幼懵懂，浑然不知此中轻重，只道是场寻
常游戏罢了。父亲却从不以为忤，仿佛那被压弯的脊
梁里，天生就驮得动童稚所有的放肆。如今细思，父
亲那时俯身入尘埃的姿态，竟如一座桥梁，心甘情愿
将自己弯折成孩子通往欢乐的渡口。原来，父爱首先
俯就于尘土，而后才托起我们触摸云端的嬉戏。

其实，父亲不只是沉默的坐骑。他更常是游戏中
妙趣横生的核心人物。有时，他扮作《西游记》里的玄
奘，手持木棍权充锡杖，引我们几个小徒儿穿行在院
中；有时，他又成了智勇双全的“小兵张嘎”，带我们在
田埂间追逐“敌寇”；甚至学着织女轻诉离别，令牛郎
在银河此岸怅惘徘徊。

家中的天地虽小，父亲却倾注了所有热忱，使简
陋的庭院化作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我们便
在这袖珍剧场里奔跑、欢笑。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
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座
精 神 上 的 空 中 楼 阁 。
童年幻梦，竟如此真实
地生长于父亲低俯的
身影之上。

待年龄渐长，课业
如潮水般淹没了嬉戏
的时光，父亲便悄然改
变了陪伴的姿态。灯
下，他常默默坐于书桌
旁，如守夜人般注视着
我们伏案笔耕。他四
处搜罗书籍报刊，图书
馆里常能寻到他佝偻
着翻检书籍资料的身
影。他总把寻来的书
递给我，说：“喏，这书好，能帮得上你。”

父亲那沉静如山的守候，仿佛将光阴都熬成无声
的沃土，只为供我们细细扎根。原来，成长所需的养
分，除了欢笑，更有这无声托举的专注与等候。

后来，我们如羽翼渐丰的鸟儿各自飞去，父亲却
依然守候在原地，在屋后开辟出一方小小的田园。四
季流转，他栽种番薯、土豆、花生……收获时节，便总
执拗地塞满我们的行囊。父亲常说：“外面买的不如
自家种的干净，你们带些去。”

每每我们带些礼物回家，他总蹙眉摆手：“花销
大，不必破费！”可我分明窥见，他口中推拒之际，眼角
细纹却已如涟漪般舒展荡漾开来，笑意温煦，将苍老
面容映得明亮。原来，父辈所求，不过是儿女心意掠
过心湖时，那瞬间激起的无声暖浪。

原来，父亲一生，皆在为儿女俯身作梯。童年，他
俯首为马，托起我们最初俯瞰世界的欢欣；少年，他俯
身伴读，支撑我们向知识深处跋涉；及至我们成年飞
离，他又默默俯向土地，以躬耕的姿态，持续滋养着儿
女的远方。

而今，父亲已近八旬，脊背更显弯曲了。这腰身
弯折的弧度，竟似与当年驮我嬉戏时一脉相承。原
来，他一生都在俯就，只为将我们举向更高远的世界。

这世间，父亲，何尝不是一架深埋于光阴尘土的
梯？他们选择低垂头颅，弯折脊梁，最终将孩子托举
至自己肩膀以上的高度。梯子的意义，全在于此：甘
愿磨损，甘愿缄默，只为让攀登者踩过自己，去望见自
己未曾抵达的辽阔地平线。

15年前，45岁的我因公
司倒闭，千里迢迢从河南来
到晋江，成为一名打工大
叔。

不管工作怎么紧张，饮
食怎么不习惯，气候怎么湿
热，自己都力争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业余时间一直练
太极拳、打乒乓球，学会苦
中取乐，释放压力。

意外的一件事是，我们
几个打工的老乡竟然能够
拥有一个自己的后花园。
那就是厂区后面荒坡上的
一口小池塘，随意生长着野
生鲫鱼、草鱼、鲮鱼。我们
可以自由自在在这个后花
园里垂钓、散心、放松，给自
己的打工生活增加一段特
别的快乐插曲。

与垂钓结缘，要推到少
儿时期，在家乡苹果园的河
道里，用竹竿、缝衣针弯的
钩、蚯蚓去钓鲫鱼和泥鳅的
经历。没想到的是，如今，
在闽南的海滨黄土坡上，还
能找到一口野池塘，重新捡
起儿时钓鱼的惊喜和欢乐。

来到这里半年后的一
个周六晚上，一位喜欢垂钓
的老弟神秘地拉我去看他
钓到了什么：呵，一条一尺
多长、三四斤重、黄灿灿的
草鱼！他兴致勃勃地告诉
我：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荒坡
上隐藏着一口小池塘，可以
见到鱼儿在水面上打漂，便
尝试着去钓了一会儿，没想
到一下就上来一条金色草
鱼。池塘距离厂区不到 500
米，面积不过600平方米，被
丛生的芦苇覆盖，极少有人
留意，却是一个鱼儿多多的

“宝藏地”。
钓回的大草鱼被我收

拾干净，切块腌制，一块热
猪油下锅，葱姜蒜爆炒，鱼
块煎黄，加清汤慢炖，呈了
乳白色，再倒入番茄酱，成
就一大锅番茄鱼汤。叫四
五个同事一起品尝：鱼肉鲜

美弹牙！吃完了肉，鱼汤浓
郁可口，我们又下入一把挂
面，放些青菜，不放任何调
料，依然令人停不下筷、闭
不了嘴。

又过了一周，忙完手边
工作，我们约上两三个老乡
一起来到小池塘。踏平塘
边的芦苇，找个水面相对宽
阔的地方坐下来，抽出两三
根鱼竿、结上鱼线，挂好鱼
饵、抛出，安心等待。看到
池塘的水面时常有鲫鱼打
水漂，“啪啦”一声，露出白
肚、铜黄色的脊背。令人期
待，又信心满满。

没有等太久，就见漂儿
一吞一吐，一摔竿就提上一
条四五寸长的鲫鱼片子。
好戏连台。大家你一下我
一下，比赛似的挥舞钓竿，
将鱼儿纷纷甩上来。大都
是脊背呈黄铜色，宽扁肥壮
大板鲫。

不到两小时，惬意垂钓
后，提起鱼护，哗啦啦的鱼
儿活蹦乱跳。大家心满意
足地收竿，回到宿舍，把鱼
儿倒入大铝盆，40多条的野
生鲫鱼喜煞人。欢声笑语
中把鱼剥洗干净，用盐、啤
酒、葱姜腌制，油煎定形，然
后大的红烧，其余炖鲫鱼
汤。先吃肉，然后在鱼汤里
放入几把挂面，摘几把宿舍
门前栽种的小香葱、青菜放
进去，鲜美的鲫鱼汤令我们
七八个大叔垂涎欲滴，欲罢
不能，大呼过瘾。

阴差阳错，这个无人问
津的小池塘，却成为我们这
群中年人的垂钓乐园。每次
闲暇时身处浓密芦苇丛中，
坐在静静的池塘边，没人打
扰，听着远远传来的海涛声，
看着万里无云的蓝天，大家
就会立马卸去紧张的工作压
力，丢掉思乡的烦恼。信马
由缰地钓起肥肥、憨憨的鱼
儿，心情就得到一次放飞，轻
松快乐洋溢全身。

城市高楼里，成千上万的电梯每天
“吞吐”着无数身影。而二楼，却像一道微
妙的分水岭，横亘在步行与乘梯的选择之
间，成为有些人心中的“是非之地”——到
二楼这点路要乘坐电梯吗？短短一层楼
的距离，成为评判与审视的标尺。

有时，等电梯的时间往往比爬楼梯更
漫长。在金属门开合的间隙里，时钟的滴答
声被无限拉长。有时，站在电梯厅，看着数
字指示灯缓慢跳动，心里默默计算着——这
点工夫，爬楼梯都能在一楼和二楼之间来
回跑两趟了！当电梯终于抵达，门缓缓开
启，倘若恰巧碰上赶时间的“急性子”，他
们脸上的表情瞬间有所变化，那目光仿佛
能穿透后背，带着无声的责备：“这二楼也
乘电梯，非要耽误大家改造世界的时间
吗？”“可不是嘛，明明几步路的事，非要折
腾得大家停顿。”这些未说出口的抱怨，像
细密的蛛丝，缠绕在每一个在二楼出电梯
者身上。

然而，即便内心早已翻江倒海，吐槽声
在胸腔里绕了九曲十八弯，化作只有自己
听得见的“腹语”，但作为文明社会的文明
人，仍在维持着表面的优雅与体面。嘴角

微微上扬，眼神始终镇定，仿佛这乘坐电梯
到二楼的选择，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遥想当年，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二楼。
那时，从一楼到二楼，不过是转个弯、迈上
二三十级台阶的工夫。站在楼梯口，望着
近在咫尺的目的地，我坚定地认为，坐电梯
上二楼就跟穿着雨靴在客厅散步一样——
纯属多余。更何况，“绿色出行”的口号正
喊得震天响，走楼梯不仅成了环保的象
征，更像是一场证明自己“健康标兵”身份
的庄严仪式。每一步台阶的跨越，都带着
某种隐秘的成就感，仿佛自己正在为地球
减负，为健康加分。

也曾经想着与电梯“决裂”，信誓旦旦
地告诫自己要靠双腿征服楼层，可行动常
在“坐”与“不坐”之间，反复摇摆。就跟减
肥时说“再也不吃炸鸡”一样，经不起美味
的考验。而行动的改变，往往出现在那些
不经意的瞬间，时常被电梯“诱惑”。有时
走到一楼，正巧瞧见电梯门缓缓打开，里
面空无一人，柔和的灯光倾泻而出，仿佛
在发出无声的邀请；有时从地下室停好车
后，若电梯刚好在安静地等待，还是会鬼
使神差地溜进去。那一刻，理智在耳边郑

重提醒，双脚却不受控制地往里迈。电梯
门闭合的瞬间，原本拒绝乘坐的种种理
由，在短暂的舒适中迅速消散。

再后来，办公室搬到了三楼，心态奇
妙地发生了变化。仿佛三楼是一道分界
线，让乘坐电梯变得名正言顺，再无心理
负担。可当我看到别人在二楼出电梯时，
竟也不自觉地开启了“吐槽模式”：“这小
伙子只到二楼，坐什么电梯呀！”全然忘了
自己当初在二楼时也曾在这一选择中挣
扎徘徊，被同样的目光审视。

细细琢磨，这二楼坐电梯的纠结，总是
在他人的眼光与自己的需求之间来回拉
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困惑，这些看
似琐碎的抉择，像一张细密的网，将我们困
在“应该”与“不应该”的思维迷宫里。

其实，到二楼坐不坐电梯，无需多
想。想锻炼，就踏上楼梯，用脚步丈量楼
层；想轻松，就踏入电梯，享受片刻的舒
缓。与其在此类小事上反复“折腾”，不如
做个遵从内心的“电梯自由人”。毕竟，比
起二楼坐不坐电梯，更重要的是，我们得
放下他人的眼光，倾听内心的声音，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份轻松与自在。

有一种经历叫“高考”
翁郑榕

又是一年毕业季
苏阅涵

父爱如梯

荒野池塘垂钓乐

二楼，要不要坐电梯？

桑葚伴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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